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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作者表达情感、传递思想的重要工具，

也是读者理解作品、感受艺术魅力的桥梁。在鲁

迅的文学作品中，诗学语言的表现尤为突出。他

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如隐喻、象征、讽刺等，

将事物和现象赋予深刻的寓意和内涵，使得作品

充满了诗意和哲理。同时，鲁迅的语言风格既继

承了传统文学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文学的表现

手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因此，本文

对鲁迅文学作品中的诗学语言进行深入探究，从

词汇的选择、句式的变化、语篇的组织进行分析，

打开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去审视和解读鲁迅的文

学世界。

一、词汇选择与意义阐释

1. 特色词汇的选取与文化内涵的挖掘

鲁迅的作品以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视角著

称，所选取的特色词汇能够精准传达其对于社会、

人性和历史的深刻见解。这些词汇或具有象征意

义，或富有哲理性，能够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

印象。鲁迅在作品中经常运用一些独特的词汇，

这些词汇或是古语、方言，或是新造词汇，都富

有鲜明的个性化和时代感。这些词汇的选择不仅

体现了鲁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审美观念，

更使得他的作品内容“表现的深切”[1] 和作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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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特别”[1]。

鲁迅描摹人物时会直接引用古书里的原文或

是文言词语，用以揭示人物内心活动。例如《社戏》

中当“我”回忆十一二岁时跟母亲住在平桥村外

祖母家的乐趣时，有这样的句子，“但在我是乐

土：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优待，又可以免念‘秩

秩斯干幽幽南山’了”，只是简单引用了《诗经·小

雅》中的八个字就鲜明对比了苦和乐的差别 [2]。

鲁迅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谨认真的，对于词汇的

选择都是一丝不苟的，但往往因为我们辨意不清

就产生许多不同的理解。

鲁迅在《故乡》中写道：“然而我又不愿意

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

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

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辛苦恣睢”

在此句中应该指的是统治阶级的生活，但显然就

有些许不符原意。“恣睢”最早出自《史记·伯

夷列传》，被用来形容放纵、任意做坏事，以

及凶残横暴，而在庄子的语境中则蕴含着对人生

自由境界的一种向往和探讨。而作者通过描写

“我”“闰土”“杨二嫂”这三个人物性格发生

的变化，从侧面展现了故乡的一个变化。其中“辛

苦恣睢”一词用于描述三种人物的生活状态，这

一描述揭示了他们生活的艰辛与道德沦丧的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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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辛苦恣睢”这一词拓展了文学历史性与

现实性的意义空间，不仅是对特定人物生活状态

的客观反映，更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深刻剖析和

批判。

鲁迅在小说中不光是引用古语，博采口语

也是其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鲁迅十分重视以

“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的语言活材

料为创作准则，在写作中大量采用绍兴方言词语。

在方言土语中，有些词语的意义是意味深长的。

如孔乙己的“排”出九文大钱，七斤嫂的“搡”

给饭碗，四铭的“汇”出手来，《故乡》中的远

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在酒楼上》的河

水已快“咬”着小棺，《白光》中陈士成赶考落

第后神经错乱时“撞”着一条黑影，等等 [3]。这

些都是绍兴当地居民日常使用的方言词，贯穿于

小说的字里行间，炼字的生动准确不仅描绘了当

时的生活场景，还刻画了逼真的人物形象。

鲁迅巧妙地选用特色的词汇，不仅仅是因为

鲁迅深厚的文字功底，还因为想将古语和方言词

融通于小说中来唤醒麻木的人民群众，让更多的

人读懂。

2. 修辞手法在词汇中的运用

鲁迅在作品中大量运用了隐喻、象征等修辞

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他通过对具体事

物的描绘和比较，来暗示和传达深层的含义，使

得作品的语言更加生动、形象。诚如陈望道所言：

“修辞原是传情达意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

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传情达意能够实现的一种

努力。”[4]

例如在《狂人日记》中，“至于我家大哥，

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

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

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在

这里鲁迅连用了两个成语，与原意不同，是巧妙

地活用 [2]。鲁迅借“狂人”之口，用“易子而食”

这一成语，隐喻地表达封建礼教对人们思想和精

神的毒害。“易子而食”不仅指物质上的饥饿，

更指精神上的饥饿。即人们为了追求利益或权力，

不惜牺牲亲情、友情和人性。“食肉寝皮”被用

来形容对某个被封建礼教视为“异端”或“不肖”

的人的极端仇恨和排斥。通过这一成语，鲁迅揭

示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使得人们失

去了基本的同情心和道德底线，对他人产生了极

端的敌意和仇恨。在《药》中，鲁迅用“药”这

一具体事物来象征革命和希望。他通过描写华老

栓为儿子买药的情景，来暗示当时社会的黑暗和

人们对革命的渴望。这里的“药”不仅指治病的

药物，更象征着拯救国家和民族的革命。这种隐

喻的运用，使得作品的语言更加含蓄、深邃，同

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深度。

3. 语言创新与词汇陌生化效果的实现

鲁迅作品中的语言创新和词汇陌生化效果的

实现，可以说完全凭借创作的需求，而不拘泥于

特定的思维，创新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表达

方式 [5]。他通过对词汇的语音、语义及书写符号

等特点进行仿造、翻造，在特定的语境中适应特

殊的表达需要，使得作品的语言更加生动、形象，

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深度。

汉语中的同音词本是语言中音少义多矛盾的

产物，有时不免会造成语义表达和理解的困难。

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同音词的谐音

双关，造词寓意 [6]。身为语言大师的鲁迅也深知

这一点，在作品中巧妙地运用。如他在写杂文《知

了世界》时，他的署名是邓当世，邓是借用吴语

的“遁”，暗喻在当时黑暗社会时代逃避反动当

局耳目。又如《祝福》这篇小说中“钝响”用以

形容鲁镇过年送灶的爆竹声，虽然这一词并未收

录，但联系作者所想要的情景和烘托的气氛，顿

然觉得这一词仿造和运用十分精妙。翻造也是创

新使用词语的一种用法。翻新词语的原有格式，

或保留基本原意而增添语意的快感，或反其意而

用之，属于“析词”的用法 [6]，在鲁迅作品中也

有体现。如在杂文《谈金圣叹》中，“虽说因为

痛恨流寇的缘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他到

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

在于‘寇’，而在于‘流’”。“流寇”本指的

是到处流窜的盗匪，鲁迅通过析词，揭示了当时

社会普遍的现象，即百姓对于“流”的恐惧往往

超过对于“寇”的恐惧。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动荡

不安、战乱频仍的背景下，民众对流寇武装力量

深感恐慌与不安。通过词义的引申和扩展来赋予

旧词以新的含义，这些语言创新和词汇陌生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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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实现，不仅丰富了作品的语言表达，也增强

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二、句法结构与表达效果

1. 句式变化与情感表达的关联性

鲁迅善于通过句式的变换来传达他复杂的情

感与思考。他能够根据表达的需要，灵活运用长

句、短句、陈述句、疑问句等句式，以达到特定

的情感效果。

传统的文言文中以短小精悍的句子为主，比

如传统的四六骈文、乐府等 [7]。在融入欧化语言

的影响下，句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鲁迅作品以

长句组构成分、新旧句式的“叠架”现象来构建

复杂的情感世界 [8]。长句往往包含多个分句和修

饰成分，能够承载更多的信息和情感。在《呐喊》

中，鲁迅的某些篇章采用了大量的长句，如描写

封建社会的残酷与黑暗时，他通过细腻而繁复的

句式，展现了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物的无奈。这种

长句的运用，不仅增强了文本的厚重感，也加深

了读者对作品情感的理解。

《阿 Q 正传》中描述阿 Q 性格特点及其心理

状态的典型场景中，鲁迅先是用短句“阿 Q 很自

尊”直接点出阿 Q 的性格特点，随后用长句详细

描绘了他的自尊表现和对“文童”的态度。接着

又用短句“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直接

表达阿 Q 的内心想法。这种短句与长句的交替使

用，既使得文本节奏明快、易于阅读，又能够深

入刻画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

鲁迅还善于运用陈述句和疑问句来表达不同

的情感。鲁迅作品中两种句式常常被巧妙地结合

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例如在《祝

福》中描写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时，鲁迅既使用了

陈述句来客观地叙述事实，又通过疑问句来表达

对祥林嫂命运的关切和同情。这种句式的变换不

仅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也加深了读者对作品情

感的理解。

2. 修辞手法的句法实现与表达效果

鲁迅在作品中广泛运用了多种辞格，如比喻、

拟人、排比等，通过不同的辞格来强化表达效果。

以比喻为例，鲁迅在《药》中写道：“老栓也似

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

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

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这里将“药”喻

为“十世单传婴儿”，象征家族延续与希望，被

用来凸显老栓对其珍视至极，暗示了这剂药对于

老栓及其家庭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剂药

可能被视为拯救家族、延续血脉的希望，因此老

栓对其如新生婴儿般呵护备至，唯恐有失。将抽

象的思想感情通过具象的形象进行表达，使作品

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同时，鲁迅还善于运用排

比句法，通过重复和强调来强化语气和节奏，使

作品更具节奏感和韵律美。例如在《记念刘和珍

君》中，鲁迅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

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里通过连续

使用“敢于……”的句式，形成了强烈的排比效

果，加强了语言的气势，使得文本的节奏感更强。

鲁迅成功地描绘了猛士的勇敢和坚定，以及对庸

人世界的批判，情感表达更加充沛。

三、语篇组织与连贯性

1. 语篇结构的层次与逻辑关系

鲁迅作品的语篇结构展现了多层次的特点，

这种层次性不仅体现在文本的物理布局上，更体

现在其深层的逻辑架构上。

首先，从物理布局上看，鲁迅善于通过章节、

段落、句子的不同组合来构建整体框架，使得作

品在形式上呈现出清晰的结构层次。以《狂人日

记》为例，该作品采用了日记体的形式，通过“狂

人”的日记条目构建了文本的物理布局。每一篇

日记都独立成章，但同时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

了整篇作品的完整框架。这种物理布局上的层次

性使得作品在形式上清晰、有序。

其次，从逻辑架构上看，他的作品往往通过

主题思想、情节发展、人物塑造等多条线索相互

交织，形成复杂而紧密的逻辑网络。显性和隐性

逻辑关系的运用尤为突出。显性逻辑关系通过明

确如因果、转折、递进和句法结构（如复句、超

句子等）来体现，使得作品在逻辑上严密而完整。

而隐性逻辑关系则更为隐晦，需要读者根据上下

文语境和语用习惯来推断，这种逻辑关系往往更

加微妙而深刻，能够引发读者对作品深层含义的

思考。例如“买药”和“吃药”两个情节之间，



100 长江小说鉴赏 2024 年第 28 期

名家研究

通过人物的心理变化和周围环境的描写，形成了

强烈的因果关系。同时在“议药”情节中，鲁迅

又通过不同人物对“药”的不同看法和议论，展

现了复杂的逻辑关系，使得作品在逻辑上更加严

密、完整。

2. 语言风格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语言风格是指长期语言实践中所展现出的稳

定和独特方式，涉及用词选择、句式结构、修辞

手法以及整体表达习惯等。法国风格学家布封

（Buffon）说：“风格即人。”[9] 美学家黑格尔说：

“法国有一句名言风格就是人本身。风格在这里

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

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10]

鲁迅作品的语言风格既体现了统一性，又展

现了多样性。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他对语言的精准

掌控和对文学语言的独特追求上，作品整体上呈

现出一种深沉、严肃、犀利的风格特点。这种风

格特点贯穿他的所有作品之中，形成了独特的鲁

迅式语言风格。同时，鲁迅作品的语言风格又展

现出多样性，他善于根据作品的主题、情节和人

物特点来灵活运用不同的语言手段和修辞手法，

使得作品的语言风格在统一中又不失变化。鲁迅

在描写人物时，他能够运用生动的比喻、形象的

描绘等手法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特点；在表达情感

时，他则能够运用深沉的抒情、强烈的感叹、反

讽等手法来传达内心的情感波动。这种多样性的

语言风格使得他的作品更具艺术魅力和感染力。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通过拟

人化将百草园中的植物和昆虫描绘得栩栩如生，

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同时，他也借此表达了对

童年生活的怀念和对自然的热爱。鲁迅在《阿 Q
正传》中写道：“阿 Q 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

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

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 Q 站了一刻，心里想，

‘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

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这里，鲁迅通

过阿 Q 的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的心态，用反讽和

嘲笑的方式来揭示社会的弊端和人性的弱点，表

达对社会的不满和批判。这种语言风格既具有统

一性，又表现出多样性，使作品更加丰富多彩。

鲁迅的语言风格以批判现实主义为核心，贯

穿其整个文学创作。他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揭

露和批判，以及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形成了一种

独特的文学风格。这种风格在鲁迅的作品中得到

了统一和强化，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

四、结语

鲁迅作为现当代文学的巨匠，其文学成就不

仅在于其独特的文学创作，更在于其深邃的语言运

用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鲁迅的语言不仅是对传统汉

语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汉语语言的革新和超越。

他通过独特的词汇选择、句式结构和修辞手法，

揭示社会现实和人性弱点，将深刻的社会批判和

人性探索融入语言之中，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也使

作品充满哲理。同时，他的语言风格也反映了其所

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具有深刻的文化意涵和

时代价值。通过对鲁迅文学作品中语言特色的深

入探究，展现其语言风格的独特性和深刻性，可

以更深刻地理解其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

也可以更好地欣赏和传承鲁迅的文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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